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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Eindrücke vom Dokumentartheaterstück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Zitat: Im Unterschied zum berühmten „Beschluss über gewisse historische 
Probleme der Partei seit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der 1981 
nach langen Beratungen und iterativen Überarbeitungen seitens hoher 
Parteifunktionäre veröffentlicht wurde, Anm. d. Ü.) arbeitet das 
Dokumentartheaterstück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mit detaillierten, 
anschaulichen Erinnerungen, anstelle ein eindimensionales, endgültiges Urteil 
abzugeben.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nicht 
auch Einschätzungen von historischen Ereignisse enthält, ganz im Gegenteil: 
Aufgrund ihrer persönlichen Erfahrungen beurteilen unterschiedliche 
Interviewpartner gewisse historische Ereignisse und Phasen auf ganz 
konträre Art und Weise. … Insgesamt gesehen, klaffen die Einschätzungen, die 
diese alten Menschen von Phasen der jüngsten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abgeben, weit auseinander. Meiner Meinung nach macht genau das die 
Faszination dieses dokumentarischen Theaterstücks aus. Diese Unterschiede 
zeigen sich nicht nur bei der abschließenden Beurteilung historischer 
Ereignisse, sondern auch dann, wenn man die alten Menschen über ihre 
damaligen Vorstellungen von der Zukunft befragt: Dadurch können wir 
erahnen, wie die ältere Generation unsere heutige Zeit sieht. 
 
Was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betrifft, so bildet es eine perfekte 
Verschmelzung von persönlichen Erinnerungen mit der Kraft der Geschichte. 
Während diese berührenden Erinnerungen vor uns ausgebreitet werden, 
beginnen wir jene Stimmen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zu hinterfragen, die den 
Sozialismus verteufeln. Wir beginnen auch die beiden neuen „Zwei Was-auch-
immer“, also Kommerzialisierung und Privatisierung, zu hinterfragen (in 
Anspielung auf Hua Guofengs „Zwei Was-auch-Immer“ des Festhaltens an Mao 
Zedongs Politik und seinen Weisungen, 1977; Anm. d. Ü.). Angesichts dieser 
Realität ist es wichtig, dass wir endlich anfangen zu reflektieren. Es bedarf 
keiner starken Worte, um irgendeine harmonische oder nicht-harmonische 
Schlussfolgerung zu ziehen. Was den Umgang mit Erinnerung betrifft, so 
dienen die Entwicklungslini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em Regisseur als 
roter Faden: Er wählt die interessantesten Erinnerungen an eine Epoche und 
lässt die Schauspieler sie eine nach der anderen präsentieren. So lösen sich 
ursprünglich subjektive Erinnerungen auf, und unser Blick fokussiert nicht auf 
das Schicksal eines bestimmten alten Menschen, sondern auf die Fehler oder 
Errungenschaften, die die wichtigsten historischen Phasen kennzeich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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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man diese spannende Aufführung sieht, kann man aus den 
aufgezeichneten Erinnerungen die Tendenz des Stückes zwar nicht direkt 
ablesen, aber trotzdem vermitteln einige andere Bühnenelemente, die 
genauso wichtig sind wie die aufgezeichneten Interviews, eine sehr klare 
Hauptaussage. 
 
观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杂感 

 
本文是针对 6 月 24 日于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的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书

写的杂感，关涉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并浅析了文献剧的艺术特征。 

今晚的戏名叫《关于美好新世界》，仅看这个名字，我们便知道它关乎历史和

未来。对过去而言，今天便是当日的未来，对未来而言，今天便是他日的历史。

《关于美好新世界》就是一部舞台上的中国现代史，它触及到解放前的旧社会，

也触及到新中国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包括过渡时期、十年建设时期和十年文

革；同时，它带领我们站在老人的立场上审视当下：对于老人而言，改革开放

时代既是亲身经历着的当代，又是当年幻想中的未来。 

一 

说到未来，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其实不需要我们去想。生活在当今社会中，

每个人都能够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语汇去描述未来，譬如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小康社会等等。这些话语也出现在了《关于美

好新世界》的结尾，无论是戏剧中还是生活中，它们都得到了有力的宣传，几

乎渗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前几日，在北京的某路公交车上，我看到有两三个戴着红领巾和黄色安全帽的

小学生一上车便匆匆忙忙地跑到后门去刷卡，然后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去抢座，

待坐下之后，他们便开始安心地大声嚷嚷了。相比中华民族之类的概念，孩子

们更关心的是公交车涨价后，如何继续“享受”最低票价。等他们长大了，他

们关心的将会是如何在人生一连串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能赚大钱，如

何能过上“精英”的生活，如何能将他人踩在脚下。有无数的新闻报道是关于

孩子的，譬如一个十岁男孩因为施工的声音影响了他看动画片，故而割断了工

人高空作业的安全绳，又如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肆无忌惮地凌虐一个六岁的男

童……当我们面对这些“小事”的时候，不应该忽略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等“大事”，终究是要由这些孩子们来实现的。他们精神麻木、自私自

利地肆意妄为，会让主流宣传中那些充满自信的“未来”变得无比荒诞。仅论

孩童这一点，我们便清楚未来远没有口号那么轻松。 
 
当我们带着灼烫的历史情怀走出家门，踌躇满志地准备创造未来、创造“美好

新世界”的时候，首先不应该急着振臂高呼，而应该认真地研究历史、直面当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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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工作。历史已被书写为黑暗的浩劫，当今已被粉饰成历史

的终结。几十年以来，这个现象是不允许争论的。更可怖的是，一条看不见的

锁链让我们忘记了争论。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是历史和

社会，而是个人的奋斗与成功。他很有可能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无法享受教

育资源，甚至因为“屌丝”而找不到对象，失去繁衍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太可能去反思历史问题和社会制度，各种不容质疑的成功者的声音告诉他：

他的命运在自己手里，决不是什么社会问题，他只要去努力读书、拼命工作、

遵纪守法，他的人生就能迎来伟大复兴。慢慢地，他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高情

商的人，不再抱怨、不再反抗、不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看着被践踏的公平正

义，看着那令人瞠目的贫富差距，看着拜金主义的灵魂，看着竞争中充满恶意

的人际环境，他逐渐深信：人类社会本应如此。或许他也会学到一些历史，认

识到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那里竟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残酷的竞争，个人不追

求自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社会保障制度竟让人们不通过厮杀也可以获得基本

的生存需求……这些实在是太疯狂了，真是个黑暗、落后的时代。 
 
历史，就是这样被当今的人们认识的。听说书写历史的人至今仍然非常不满，

他们希望彻底扫除“革命史观”的余毒，取而代之的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与法

治的“文明史观”。在这些文明的“精英”眼中，允许富人们自由自在地掠夺

就是民主，而禁止穷人们“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就是法治，合在一起

看，维护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就是文明的。如此说来，1492 意味着美洲文明

的开始，而不是强盗们抢劫原住民的开始，1840 也意味着先进文明开始进入我

们蒙昧的封建社会；反过来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拒绝帝国主义经济秩序，不

文明，后来我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开始跟随了世界文明的脚步。什么人

在当下书写历史，决定了什么人是未来天下的主人，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的立

场去描述过往的时候，已同时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安排好当下的时局，并借此框

定了未来的发展趋向。 
 
事与愿违，任何时期都有人像抗战年间的八路军战士一样，视“良民证”为草

芥。他们不一定非得是扛着枪浴血奋战的战士，却一定是善于独立思考、乐于

自己审视历史和当下的人。相比新闻中那些“幸福”的“顶梁柱”，大都市街

头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农民工更能让他们铭记在心；相比学校里宣传的“成

功学”，不平等的社会给人套上的先天的命运枷锁更能引发他们的反思……他

们喜欢换个角度看待历史，故而“不为顺世和乐之音”[1]。 
 
文献剧就是一种另类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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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剧（Documentary Theatre）是一种特殊的剧场艺术，其最核心的特点是摈

弃作家的主观加工，用诸如访谈、录像、报刊、政府报告、庭审记录等客观的

现实材料呈现，而其目的往往是一种政治宣传。[2]这种政治宣传自然不是要告

诉我们下岗工人有强烈的幸福感，也不是呈现灾难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总

之，它不是要从苦难中咀嚼出有利于和谐稳定的“正能量”，而是要引导人们

从另外的视角去反思历史和当代的真实。严格说，文献剧创作始于德国导演皮

斯卡托，从一开始，真实的文献出现在舞台上，意味着戏剧试图摆脱统治者的

意识形态，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认识世界。皮斯卡托于 1919 年 3 月创办

“无产者剧院”，在 1920 年某次演出的布告中，我们看到“无产者剧院”的一

条简单而朴素的纲领：“要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跌进野蛮状态中去。”[3]

和前述“文明史观”正好相反，无产者认为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而社会主义是

文明的必由之路。只有明确了这样的政治立场，我们在介绍文献剧特殊的艺术

手段的时候，才不致陷入形式主义。 
 
从艺术上讲，当年皮斯卡托的文献纪实剧是对传统戏剧形式的一次革命。戏剧

是动作的艺术，动作本来源于作者主观虚构出的假定情境，因此，戏剧的价值

一定是内生性的，它是自在自为的、封闭的艺术创造物，并不和现实功利世界

形成直接的联系；进而，在这种创作当中，如果涉及到历史现实问题，它所表

现的视角仅仅是创作者个人主观的视角。总结而言，戏剧是特定情境和个体情

致的和合。皮斯卡托的革命正是要把作家虚构出来的特定情境变为更加广阔的

社会历史条件，把剧中人物个体性格还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一方

面，环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环境；另一方面，人是他所处的群体的代表，这个

群体就是人的社会身份，阶级、阶层、种族、性别等等。在导演高尔基的剧作

《底层》时，皮斯卡托曾说到：“在整个剧作中我的倾向是，在所有可能的地

方将单个人的心灵痛苦上升到当下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将狭小的空间（通过升

起天花板）上升到世界。”[5]这里面提到皮斯卡托如何运用了舞台机械的手段，

把戏剧的表现对象从“一个像洞穴似的地下室”[6]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对于戏

剧人物而言也是如此。“舞台上的人对我们来说具有某种社会功能的意义。处

在中心的不是他与自身和他与上帝的关系，而是他与社会的关系。他的出现同

时意味着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层的出现。他陷入道德的、心灵的或者欲望的冲

突，就意味着他陷入与社会的冲突。”[7]在这样的处理中，戏剧和社会的有效

联系得到了重建，舞台性也变成了历史性。德国文学理论家斯丛狄认为，社会

剧本来是一个悖论，因为在社会剧创作中封闭的、绝对的戏剧必然涉及到外在

于自身的内容，我们必须虚构一个情节来再现真实的社会生活；而当皮斯卡托

“在舞台情节和伟大的历史力量之间建立联系”[8]的时候，社会主题执行了它

对戏剧形式的判决。斯丛狄更加关注皮斯卡托创作中对电影艺术的运用，他认

为，这种手法给皮斯卡托的政治剧带来了超越绝对戏剧的“叙事性”。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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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论家如果总结文献剧创始期的这段历史，谈到皮斯卡托实现其革命性意

义的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譬如舞台机械等等。 
 
实际上，动作如果不源于虚构的、封闭的特定情境，而源于客观、真实的文献，

这本身就是政治剧最重要的革命方式之一。“皮斯卡托发现，适用于他的政治

剧的那种素材是无法在为舞台而写的通常的剧作中找到的，而且无论是形式还

是内容均不适用。”[9]不适用的原因自然在于前述绝对的戏剧形式与社会主题

的矛盾，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文献纪实。 
 
戏剧试图表现社会的真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真实的文献作为动作搬上舞台。 
 
《关于美好新世界》使用的文献主要是真实的访谈录。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包

括本剧的所有演员）在春节期间回家，对自己的祖父、祖母或外公、外婆进行

访谈，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老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对同学们而言，这些回忆是

长辈的往事，对历史而言，这些回忆又是亲历者的口述。在老人们的回忆中，

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三大改造、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统统走出书本，在个

人真切的体验中又赢得了新的生机。其中一位同学在叙述自己的访谈过程之时，

说起了一种奇妙的感受：历史书上对旧社会苦难的描述，会在读者眼前不痛不

痒地掠过，而当听到祖辈去描述那时候村子里的饿殍之时，时代的苦难才真正

被我们的生命所感知。 
 
这就是运用文献的意义。访谈所能得到的是鲜活的历史，它未必能够改变我们

的观念、我们的评判，但它是饱含情感力量的活着的东西。不同于当年那份著

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

用细腻生动的回忆，取代了单一立场的盖棺定论。这并不是说《关于美好新世

界》并没有触及到历史事件的评价，相反，不同的访谈对象站在不同的个体经

验之上，对这些历史事件、历史时代表达了一些大相径庭的看法。譬如，有的

老人提到人民公社，更多地感受到工分制度乃至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另外的老

人则会强调人民公社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再如，有的老人会去回忆

新中国成立时的兴奋和喜悦，有的老人则愤愤地想起了私有财产被充公的痛苦。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现代史，老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这就是这部

文献剧最大的魅力。不仅是历史的定论存在很大差异，当问起老人们年轻时对

未来的设想，我们便已经触及到了祖辈对当代的认识。 
 
有的老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没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学生们可以

安心读书，毕竟“唯有读书高”；而有的老人则强调今天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他们而言是不堪回首的经历。但同时，在访谈的展演中，

不那么“主流”的论调也一样会生动地出现：有个老人说，今天虽然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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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好了一些，但人的安全感却丢失了，她今天出门都不敢佩戴手镯，害怕遭遇

抢劫。这样的体验，自然和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以及疯狂追求物质财富的

世风紧密相关。还有更多的老人追忆新中国，想到的是那时候人们工作的热情、

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集体主义的情怀等等，当他们说到这些令人振奋的精神，

很明显带有深切的怀念。再有就是一些具体的比较，比如有个老人提到他们当

年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个问题，想必也能让北京的观众感慨万千。在我们

这条道路上，牺牲者会不会远远要多于既得利益者，又或许所有的人都是这个

疯狂逐利的时代的可悲的牺牲品？ 
 
文献剧不会像我一样给出什么现成的答案，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出一些我们已经

很难想到的问题。仅就《关于美好新世界》而言，它是个人的回忆与历史力量

的完美融合，这些生动的记忆摆在面前，我们会开始怀疑这个社会上对社会主

义进行妖魔化的声音，也会开始怀疑市场化、私有化这种新的“两个凡是”。

在事实面前，重要的是我们反思得以开始，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话语给出某种

和谐或不和谐的结论。在处理回忆的方式上，导演以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为主

线，把每个时期最有趣的回忆拎出来，由演员们顺序呈现；其效果就是对纯粹

个人主体性的瓦解，我们的目光没有聚焦于某一位老人的人生悲喜，而是聚焦

于每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功过是非。如果观看这场有趣的演出，我们本来无法

从回忆实录中直接找到作品的倾向，然而，另外一些并列于访谈记录的舞台元

素却使我们感受到一个明确的主题。 
 
在演出中，大部分演员的主要任务都是回忆个人访谈中的感受，并且将访谈结

果呈现给我们，但是，有一位演员却游离于“回忆”和“梦想”之外。她在舞

台上一直是个“另类”，要么躺在地上，要么攀到高处，要么背对观众坐着。

她念诵出来的东西不是回忆，而是一种非常恐怖、怪诞的“未来”：依照社会

达尔文主义，穷人会被不断淘汰，以保证精英的基因得以不断提纯；人类会发

生严重的老龄化，同时人口逆增长，年轻人越来越少，多数的老人最终会消灭

少数的年轻人；人类会发明一种杀死老人的药物，但年轻人开始滥用，导致我

们要出台法律禁止没退休的人自杀；人类会和机器共处，一切人情消磨殆

尽……凡此种种，是很像疯人的呓语，而仔细思量，又是完全符合“发展主义”

的逻辑。 
 
这条线索，才是真正的“美好新世界”。 
 
三  
 
观剧之后，我认为《关于美好新世界》终究不是为了挽救历史，其当下最现实

的意义恰在于让我们去设想未来，就像当年的老人们设想今天一样。演员们是

年轻的学子，他们能够设想的未来往往会是个人的前景。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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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谈到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究竟能设想什么呢？正像剧中描述的

恐怖的未来那样，我们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之下，我们都会

慢慢变成彻底的顺民、彻底的奴隶。 
 
今天，对于老人们而言是不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呢？今天，对于未来的我们是

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呢？未来，会不会比我们今天更好呢？一切没有明确的答

案。就历史规律而言，应该会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不太可能

是“哪里有维稳，哪里就有稳定”；用“成功学”和法律消灭个别人脑中的革

命余毒或许能办到，但要消灭胜利渡长江的炮火就有些困难了。所以，真诚的

反思与改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美好新世界》中，演员们有一个表演动作打动了我，那就是在并排行进

中极慢地向前走，时不时忽然停下。在我看来，这个动作就意味着我们在忙着

发大财的时候，也应该时不时地停下来想一想，独立思考一下历史，隔开距离

审视一下当今，然后再去确定眼前的哪条路通往焚毁一切的烈火，而哪条路又

会通往真正的“美好新世界”。 
  
 
2015 年 6 月 24 日夜 
 
本文针对的是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晚在北京鼓楼西

剧场的媒体场演出；此剧由德国的马蒂亚斯·约赫曼导演，中央戏剧学院的李

亦男老师担任戏剧构作，演出人员均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学生，可谓

当代进步的学生演剧。本剧将于 6 月 26 日至 6 月 28 日晚上七点半在北京鼓楼

西剧场正式上演，欢迎各位朋友前来观看。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第 66 页。 

[2] 参见：《牛津戏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2 月；第 127 页。 

[3] 皮斯卡托，《政治剧》；《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五辑，1985 年 8 月；第

258 页。 

[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1972 年 5 月；第 18 页。 

[5] 转引自：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6 年 3 月；第 100 页。 

[6] 高尔基，《底层》；《高尔基剧作集》（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 6

月；第 154 页。 

[7] 转引自：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6 年 3 月；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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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6 年 3 月；第 101 页。 

[9] 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年 5

月；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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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kt: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Datum: 30.06.2015 
Medienart:  Webportal  
Autorin: Wang Xiaoding 

Link: http://german.people.com.cn/n/2015/0630/c209048-8913424.html 
 
Titel: Sino-deutsches Ensemble lässt alte Träume auflebenindrücke vom 
Dokumentartheaterstück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Szenen aus dem Theaterstück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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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der Aufführung sprechen die Studierenden auf der Bühne über die 
Gründe für ihre Teilnahme an dem Theaterprojekt sowie ihre persönlichen 

Gefüh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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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von Wang Xiaoding, Fotos von Wang Jingbo (Goethe-Institut) und Wang 
Xiaoding, Beijing 
 
Wovon haben die Jugendlichen in China vor 50 Jahren geträumt? Dieser 
Frage gingen einige chinesische Studierende und ein deutscher Regisseur 
nach. Entstanden ist ein Theaterstück, das für viel Gesprächsstoff sorgte. 
 
Im Drum Tower West Theatre in Beijing feierte am vergangenen Freitagabend 
das Theaterstück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Premiere. Das Stück wurde 
vom freischaffenden deutschen Theaterregisseur Matthias Jochmann 
inszeniert und von Studierenden der chinesischen Theaterakademie unter der 
Leitung ihrer Lehrerin Li Yinan aufgeführt. Die Vorstellung wurde vom 
Goethe-Institut China unterstützt.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handelt von den Träumen, Zielen und 
Hoffnungen der chinesischen Jugend vor 50 Jahren. Sieben Studierende 
Anfang zwanzig haben dazu ihre Großeltern befragt und aus den 
Aufzeichnungen und Tonaufnahmen der Interviews ein Bühnenstück kreiert. 
Mit ihrem auf Oral History beruhenden Stück wollten die Studierenden der 
Theaterakademie dem Publikum einen Einblick in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geben. Die Darsteller sprachen alle Chinesisch.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wurden aber auch englische Untertitel angeboten. 
Die jungen Schauspieler brachten ihre eigenen Meinungen und Träume sowie 
die Erfahrungen, Sichtweisen und Zukunftshoffnungen ihrer Großeltern mit 
Hilfe von verschiedenen Stellungen und Körperbewegungen sowie Büchern 
und Stühlen zum Ausdruck. Jede Szene wurde mit einer unterschiedlichen 
Hintergrundmusik untermalt. 
 
Das chinesisch-deutsche Theaterstück zog auch etliche ausländische Besucher 
an. Nach der Aufführung wollten viele Zuschauer von den jungen Darstellern 
mehr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Körperbewegungen sowie der Auswahl der 
Musikstücke wissen. Aus diesen Fragen ergab sich eine spannende Diskussion 
über individuelle Träume, die zeitlich bedingte Veränderung sowie die Suche 
nach einem geistigen Sinn. 
 
Das Stück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wurde von Matthias Jochmann 
inszeniert. Der 1987 in München geborene Regisseur ist auch als Sound- und 
Videodesigner tätig. Jochmann hat seit 2013 mehrere Inszenierungen am 
Thalia Theater in Hamburg und am Theaterhaus Jena realisiert. Im Sommer 
2014 war der Münchner im Rahmen des Residenzprogramms „Darstellende 
Kunst“ Stipendiat des Goethe-Institut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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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kt: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Datum: 10.07.2015 
Medienart:  Tageszeitung  
Autorin: Jia Ying 

Link: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5-07/10/content_142874.htm?div=-1 
 
Titel: Soll das Dokumentartheater eine andere Form der Aufführung sein? 
文献剧需要更像一出戏吗？  

 
Zitat: Ende Juni, Anfang Juli haben zwei Theater in Peking eine Woche lang 
nacheinander zwei „dokumentarische Theaterstücke“ zur Aufführung gebracht: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Drum Tower West Theatre) und „Haben oder 
Nichthaben“ (Penghao Theatre). Das Material beider Stücke stammt von 
verschiedenen „Individuen“ aus dem Volk und macht die in diesen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sströmen verborgenen Erinnerungen und 
Erlebnisse „sichtbar“ und „hörbar“. Beiden Werken gemein ist die 
Unerfahrenheit der Studenten, die zum ersten Mal auf der Bühne stehen, und 
der überraschende Einsatz von Bühnenelementen. Dies führt unweigerlich zur 
Frage, ob die Bedeutung dieser beiden Stücke nicht vielleicht darin liegt, dass 
sie den Anstoß dazu geben, die Besonderheiten der Existenz und Entwicklung 
eines „Dokumentartheaters“ im chinesischen Kontext zu überdenken. 
 
In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lassen sechs Schauspieler mittels Stimme 
und Körpereinsatz Zeitzeugnisse unserer Großeltern-Generation im Geiste der 
„Oral History“ wiedererstehen, die gleichzeitig durchwoben sind von der 
eigenen Sicht auf die Welt. Der Monolog der siebten Schauspielerin hingegen 
löst sich von dieser Erzählung: Sie wechselt immer wieder zwischen zwei 
Ebenen im hinteren Bereich der Bühne und trägt „darwinistisch“ gefärbte 
Beschreibungen einer zukünftigen Gesellschaft vor. Das konfrontiert das 
Publikum mit der Frage, ob die Besonderheiten der historischen Erinnerungen 
der alten Generation, die Weltsicht der Schauspieler selbst sowie die schöne 
neue Welt nun eigentlich eine Utopie oder eine Dystopie dar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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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颖 

 

    “艺术中的一切革命都是现实主义的回归。”《朗读者》的编剧之一戴维·

黑尔曾如是说。经济的发展、资本的膨胀、技术的进步，这一切在塑造一个更

加便捷、快速的世界的同时，又不断将我们驱赶到一个对真实高度质疑、对虚

构心生恐惧的幽暗未来。在这样的时代，剧场艺术又是否能以对艺术的革命回

应现实和人类的困境，这曾是、也将永远是我们对剧场艺术的理想主义寄托之

一，而作为介入现实最多的戏剧形式，文献剧（或译为纪录剧场）无疑让我们

寄托了更多的期待。 

    从 6 月底到 7 月初，一周的时间里，北京的两座剧场相继上演了两部“文献

剧”——《关于美好新世界》（鼓楼西剧场）和《有冇》（蓬蒿剧场），文献

素材选取有各自的方向，《关于美好新世界》指向过去，作品通过学生们返乡

对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历史记忆的采访，重现了祖辈人对从抗战、建国到新时期

中国的回忆和感受；而《有冇》则指向当下，作品以采访的方式，对生存于社

会各阶层的个体对物品的有/无的不同感受进行调研，探讨 21 世纪的所有制、

贫富差距等问题。两部作品文献提供的来源又同是民间的“个体”，让那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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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潮流中淹没的记忆和感受被“看到”、“听到”。两部作品兼具学生初

入排练场的青涩和对剧场元素调用的惊喜，由此不禁要思考，“文献剧”在中

国语境中生存、发展的特点，这或许也是这两部作品所带给我们的意义延伸。 

不难注意到，不论是从国外引进还是国内原创，这几年文献剧以逐渐递增的

频率出现在北京的观众面前。中国“文献剧”、“纪录剧场”概念的真正浮现

、实验和实践，更多表现为对独立纪录片所开启的“民间”、“底层”等美学

特征的承接，这样的传统甚至可追溯到田汉喊出的“到民间去”的南国艺术实

践，其中所传承的是艺术创作者的文化抵抗姿态以及对“民间叙述”兼具想象

性体认与关怀。 

    这一想象性在剧场中更多化为创作者对舞台元素调用的可能，在《关于美

好新世界》中，6 名演员以声音、肢体，复现祖辈人具有“口述史”性质的文

献，同时穿插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第 7 名演员则是游离于叙述之外的独白者

，她时而穿梭于剧场后区的二层空间，说出带有“社会达尔文”色彩的未来世

界图景。由此，祖辈人历史记忆的特点、表演者自身对世界的看法以及美好新

世界到底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都将成为抛给观众的问题。 

    《有冇》一剧的演出则更加丰富，分为剧场内、外两个部分，场外演出起自

鼓楼文化广场、以广场舞聚合观众，接以 24 名分别穿着“有”、“冇”服装

的两组演员时而独自、时而交互配合的肢体动作展演，观众便按照所拿到纸片

颜色的不同分为 8 组，分别通过 8 条路线于 8 点汇聚到蓬蒿剧场。我所在的“

蓝色”组途经鼓楼大街，进入辛安里胡同，穿过胡同口嘈杂的饭馆，进入安静

的狭长空间，全程“导游”所讲述的，是其在此前通过对这一路线的多次走访

、调研所采集到的信息，或是对一个场景（大众理发店）、一个物件（一棵被

砍伐的老槐树）背后的故事讲述、一个现象（胡同中各家摆放在门口的沙发、

凳子所形成的一个介乎“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空间）的感受分享。而剧场

内背投屏幕上显示出调研中的采访问题（比如：你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曾经失去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将你财产的一半分给别人？

你是否会施舍乞丐？你为什么要积蓄财富等等），台上的演员分组以肢体、影

像等元素，演绎采访对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正如独立纪录片在发展中难免遭遇的伦理质疑一样，“你们为什么做，做

完之后又能带来哪些改变”的提问也难免会抛给文献剧的创作者。虽然我们承

认剧场对文献素材处理、呈现形式的多样正是剧场艺术的魅力所在，然而面对

不曾参与调研过程的观众，剧中的文献又该如何通过舞台传递给观众，舞台元

素、肢体表演、剧中物件的使用，是否真正有效转化成为了一种对文献的分析

手段？虽然文献剧的舞台以提出问题为要，但或许对问题背后原因的追溯，也

应成为创作者自觉的意识之一。文献虽然细碎，但作为一出剧场作品，它又是

否具有自己完整的美学风格？这些疑问或许正是我对这两部文献剧进行记录与

展开联想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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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动力可能来自我身处的观众席，张广天在回忆自己《切·格瓦拉》成

功背后的遗憾时，曾提出是因为激情遮盖了文艺革命，并指观众对戏剧欣赏方

式的陈旧，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美学革命之中，从而对作品的感受只有简单的激

情，而无法形成对现有困境的认识和思考。今天，我们同样忍不住要抛出自己

的疑问：我们当下的“文献剧”排演，尤其对民间记忆、口述历史传统的交叉

与承接，是否能够真正有效推动戏剧的美学革命，活跃舞台、现实、观众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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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kt: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Datum: 14.07.2015 

                          Medienart:  Webportal  
                                                  Autorin: Qu Chaonan 
Link: https://beijingtoday.com.cn/2015/07/beautiful-new-world-reflects-
on-a-generations-memory/ 
 
Titel: Beautiful New World Reflects on a Generation’s Memory 
 

 
 
The docudrama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introduced the oral histories 
and dreams of ordinary people in China’s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during its 
three-day run from June 26 to 28 at Gulou West Theater.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holiday,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rama 
Literature at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interviewed their grandparents 
and relatives about their memories, dreams and plans of 50 years ago. The 
students took to the stage to act out their grandparents’ experiences, dreams 
and feeling. 
 
Videos and music sequences were played during the performance to help 
viewers imagine and reflect on the era’s atmosphere. 
 
Matthias Jochmann, the director, was born in Munich in 1987. In the summer 
of 2014, Jochmann went to Beijing to rehearse for the drama About Vanish. 
He has been in the country ever since. 
 
“I sensed China and Germany hold ver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and tradition. German self-identity and culture are based on history while 
Chinese people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future. They even forget to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ir achievements,” Jochmann said. 
 
“I feel grateful for taking part in the drama. Today’s young people spend 
little time accompanying their parents, let alone their grandparents. Myself is 
no exception. Thanks to the interview,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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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parents’ stories when they were at my age, which make me rethink 
China’s social progress,” said Qiu Zhen, one of the student performers. 
 
“Although the performance was simple, I loved the way it used oral history 
to present the happy and sad times in this beautiful world,” said a netzien on 
Douban.com. 
 
“I am surprised at the older generation’s collective memory. It makes me 
wonder what our collective memory will be. Hopefully something more than 
bad reality shows,” said another viewer who did not give his name.  
 
The performance was organized by the Nanluoguxiang Theater Festival and 
support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and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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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kt: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Datum: 27.06.2015 
Medienart:  weibo blog, soziale Medien 

           Autor: MumuX 

http://weibo.com/p/1001603858149324025299 

Titel: about the beautiful new world 
关于美好新世界 

 
Zitat: Als ich das erste Mal eine Dokumentartheaterstück sah, war das ganz 
anders, als ich es mir vorgestellt hatte … allerdings bezieht sich das nicht auf 
das Formale, sondern auf die Auswahl der Inhalte. Aus den Gesprächen nach 
der Aufführung wurde auch klar, dass sie natürlich sehr unterschiedliche 
Geschichten, Details und anschauliche Dinge sind, die aus den Interviews 
ausgewählt wurden. Aber auf der Bühne sind diese Fragmente neu 
zusammengesetzt worden und bilden nun etwas Abstraktes, das 
vereinheitlicht, allgemein oder konzeptuell wirkt. Dabei frage ich mich, ob es 
der Regisseur ist, der aus dem Material einige repräsentative Meinungen bzw. 
Reaktionen ausgewählt hat, oder ob in den Vorstellungen der Menschen 
dieser Generation tatsächlich solche erstaunlichen Ähnlichkeiten, ja, 
Übereinstimmungen existierten?  
 
Egal, ob diese Erinnerungen durch Gehirnwäsche zustande kamen oder ob die 
Menschen damals tatsächlich so naiv und zufrieden waren – das sogenannte 
kollektive Gedächtnis scheint also tatsächlich zu existieren? 
Das Geheimnisvollste an der ganzen Aufführung waren jedenfalls jene 
Stimmen, die den Großen Sprung nach vorn beschrieben: Die waren von 
einem surrealen Gefühl des Absurden geprägt – die sogenannte Science-
fiction, dass es auf Knopfdruck alles geben kann –, diese Vorstellungskraft ist 
total jenseits. 
 

第一次看文献剧，跟想象的不大一样……倒不是指形式，主要是内容的选取。

其实演后谈一说起来，自然都是采访中一些不尽相同的故事、细节，生动的东

西，但是舞台上碎片的拼接组合，形成的却是更为统一的抽象、笼统，概念的

东西。正当我心想，到底是导演从素材中理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毋宁说

反应呢，还是在那一代人的观念里真的存在这么惊人的相似甚至一致呢？那个

酷似白美版尾野真千子的姑娘说，她在采访中最惊讶的事儿之一就是长辈中存

在的这种“不约而同”，正好解答了我的疑问。看来，不管他们多少是被岁（r

én）月（wéi）过（xǐ）滤（nǎo）了记忆，还是仅仅出于人们确实有过的

单纯和满足，所谓集体性回忆，还是真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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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龄化和科技化的幻想，后者在影视剧中已经照过无数次“黑镜”了，倒

是前者，分分钟让我惦记起还无缘得见的《乌鸦，我们上弹吧！》。当然，整

场演出最神奇的必须是那段儿来自大跃进的声音，充满超现实的荒诞感——所

谓科幻，就是“自动”有一切，这想象力没治了…… 

 

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1958 年设想的 2000 年的上海 

吃的方面：凡是重要的路口，原来设立饭店、点心店、茶水点的地方，早上自

动有人把客饭烧好，米饭和几种面食做好，放在保温桶里，谁路过的就可以进

来吃；看到吃得差不多了，就从旁边的预留的小仓库里拿出一些原料来烧好，

给后面的人吃。原料怎么来呢？因为公社和公社之间的价值交换被打破了，因

此城乡差别也没有了，郊外的土地里的菜和猪，都自动有人杀好、切好、摘好，

自动就近送来。 

 

穿的方面：玲珑五色，男女服饰的差异极大缩小，基本上都是涤纶面料，棉布

面料不要有了。 

 

用的方面：大致是原来的工厂解散后，留下几个万能机器，你要点什么东西，

去看看有没有；没有的当场又造不出来的，写一张大字报贴在门口，请会做的

人来做；要是看到机器需要的原料短少了，就近的人自动带一些矿石、再生利

用能源放在万能机器的仓库里。会造某样东西的人相帮造出某项大字报上所需

的东西后，写上注释，或当场向其他人解说。 

住的方面：原有的石库门以上等级的房子，凿去一些封建和资本主义内容的装

饰后，继续可以用；新造的工人新村到了一定时候有了多余，加上家庭的取消，

今天住到这里，明天住到那里，住个几天，用的东西自动消毒好，破掉的被子

和日用品可以去万能机器那里自己制造或者领取。 

 

行的方面：脚踏车给小孩用，大人一律用三轮机动车，这样油料节省；老人因

为吃了长生药，寿命不断延长，开车 100 岁也没有问题，1958 年时候的中年

人到那时候照样有力气劳动。火车自动化无人化，好像流水线一样在全国来回

走，也不要钱，长距离旅行就靠火车。 

 


